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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严15条违规处理办法
明令禁止竞赛成绩与招生挂钩

2014 年以前，在广州的小升初混战中，有“三大
赛”和“三小赛”的说法。“三大赛”指的是北京举办的

“华杯赛”、广州市教研室举办的“小英赛”和“小语赛”；
“三小赛”包括荔湾区的“张道真杯”、天河区的“智慧
杯”以及黄埔区的“春苗杯”。这些赛事的获奖学生参
加民办学校考试一般都可以加分或免试录取，家长们
因此也都趋之若鹜。

2014 年 4 月 22 日，广州市教育局开始向各区、县
级市教育局和局属有关单位印发《广州市中小学校招
生考试违规行为处理办法（试行）》，明确界定了招生中
的“潜规则”和“擦边球”，详细列出了15条违规招生行
为。其中第2条和第11条直指“杯赛热”。

第2条：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借助中间方(含培训机
构、参与举办的民办学校等)通过组织考试、竞赛或培
训等形式录取新生的。

第11条：中小学校将各类学科竞赛成绩、“奥赛”
成绩、社会艺术考级、特长评级等与招生录取挂钩，或
作为加分奖励、升学依据的。

处理办法规定，只要出现 15 条中的任意一条违规
行为，相关部门可以对学校及其校长、相关负责人，作
出通报批评、责令限期整改、撤销先进称号、次年减少
其 10%-50%招生计划的处罚；情节特别严重的，学校
将被勒令停止招生，校长将被解除聘任。

2015年1月，广州市教育局再次下发《关于重申加
强中小学生竞赛活动管理规定的通知》，严禁中小学将

“奥赛”、“华杯赛”成绩、各类学科竞赛成绩等与招生录
取挂钩。

小升初招生录取后
“华杯赛”成绩才能公布

广州市教育局出台措施，并不像很多人一开始以
为的那样只是“摆摆样子”，而是真刀真枪重拳出击。

2014 年，“春苗杯”、“智慧杯”和“天河区六年级语
文能力赛”率先取消。2015年，“小英赛”和“小语赛”全
面停办。2016年，“张道真杯”和“迎春杯”也销声匿迹。

一位广州教育领域资深媒体人向本报记者透露，
教育部门只要真心想打击杯赛，是完全有能力的。杯
赛的组织方虽然不是直接由教育部门管辖，但教育部
门可以严格控制，禁止学校出借考试场地。没有了学
校的组织和参与，绝大多数杯赛都是办不成的。

为了强大对小升初中违规行为的监督力度，广州
教育部门特别成立了由主要领导担任组长的“规范招
生考试工作领导小组”，还邀请市民，特别是家长检举、
投诉招生违规行为。

2015 年 6 月 29 日，广州市教育局认定有 8 所民
办学校在 2015 年的小升初中存在违规招生行为，其

中包括热门名校六中珠江中学、二中应元学校和白
云华附新世界学校。这三所民办名校因“违规组织
学生综合考试”和“违规提前收取部分学生校服费

（提前承诺录取）”等被通报批评，并减少 20%的招
生计划。

目前，广州还剩下两个全国性的主要赛事——“华
杯赛”和“希望杯”。但曾经含金量最重的“华杯赛”成
绩，对“小升初”已基本失去了意义。因为 2015 年 3 月
广州市教育局要求，“华杯赛”广州赛事成绩必须要在
小升初招生录取工作结束后才能公布。

一位业内人士对本报记者说，目前，广州“明面上”
的杯赛几乎已消失殆尽。不过，各种培训机构的排位
赛还屡禁不止，年年都有。

一位机构负责人称，机构之所以举办比赛，一方面
是调动补习学生的积极性，更重要的是，选拔尖子推荐
给学校（注：这是一种明令禁止的行为）。

上周五，记者联系广州市教育局，希望他们介绍打
击“杯赛热”的经验和如何进一步遏制借机“上位”的培
训机构比赛。但广州市教育局称相关负责人正好外
出，又即将赶上周末，稍晚再予回复。

上海《新民晚报》头版头条
“年末，可怜孩子又为竞赛忙”

“杯赛热”显然已不是单单一个城市的问题，而是
一种全国现象。

12 月 10 日，上海《新民晚报》头版头条打出标题
“年末，可怜孩子又为竞赛忙”。

《新民晚报》在文章中指出，“最近几个周末堪称中
小学生的‘疯狂竞赛日’，各类考试蜂拥而至”，“信息
杯、3E 杯、春蕾杯、小机灵杯、走美杯、沪港杯，还有什
么全小数、数探、全能五星⋯⋯自 11 月下旬以来至整
个 12 月，各种面向中小学生的学科竞赛扎堆拥挤在每
个双休日里，不仅小学五年级和初三毕业班学生要为
竞赛而焦灼，其他年级孩子也照样要为参加各种竞赛
而奔忙，甚至幼儿园孩子也在这些日子忙着参加各种
故事比赛和模特比赛”。

“就在半个多月前，上海市教委发布通知，要求严
禁将各类竞赛获奖证书作为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录取依
据。紧接着，各民办学校发联合声明，表示招生时不看
竞赛证书。⋯⋯（但）一边是教育部门的‘禁赛令’和学
校的郑重承诺，一边却是竞赛仍然如火如荼。”

网络上，很多网友也对疯狂的“杯赛热”现象发出
质问。

网友“颖颖 STAR”说：取消小升初考试，就变作华
杯赛、小英赛、小语赛、走美杯、全英赛、天河智慧杯、
学而思杯、张道真杯、英讯理想杯、五羊杯、立尚杯、
托普杯、卓越杯、承明杯、明师杯、科王杯、凤凰杯
⋯⋯这就是中国教育改革的初衷吗？

广州2014年曾颁布15条违规处理办法
全面叫停小升初各种学科竞赛

“杯赛热”的本质
就是光环抢夺战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熊易寒
特邀为本报撰稿

如果说“培训机构热”的本质是一种抢跑，那
么，“杯赛热”的本质就是光环抢夺战。奥数金
牌、杯赛冠军，就是通往名校之路的“外挂”。

在中国的中小学教育中，有一个显而易见的
悖论：一方面是正规的学校教育体系不断地进行
减负，教育行政部门三令五申要求中小学减轻学
生过重课业负担；另一方面是学生的课外时间越
来越多地投入教育培训机构，同时疯狂地参与名
目繁多的各类竞赛，从全国性的奥数、春蕾杯到
地方性的迎春杯、七彩杯、中环杯、大同杯。

教育行政部门为了落实减负政策，可谓用
心良苦，费尽心思：1993 年《关于减轻义务教育
阶段学生过重课业负担、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的
指示》规定初中各年级每天家庭作业不超过 1.5
小时；2000 年《关于在小学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
紧急通知》重申一、二年级不得布置书面作业，
不得购买计划外教辅，小学除语文、数学外，首
次提出小学生学业评价取消百分制，禁止任何
部门团体违规举办小学生竞赛活动；2013 年的

《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更是提出：阳光入学，均
衡编班，“零起点”教学，不留作业，规范考试，等
级评价，一科一辅，严禁违规补课，每天锻炼 1
小时，强化督查。规定越来越细化，但“补课
风”、“竞赛风”不仅没有收敛，反而愈演愈烈。
原因何在？

虽然基础教育减负的初衷是好的，但是说到
底，减负政策只是减轻课业负担，并没有减轻优质
教育资源（重点学校入学资格）的竞争激烈程度。
减负政策所推崇的“快乐教育”很大程度上是一个
缺乏事实基础的想象。学校教学内容过于简单，
学业负担过轻，导致考试失去部分筛选功能。在
试题难度偏低的情况下，考试只能区分高水平学
生与低水平学生，却不能有效地甄别杰出的学生

（前1%）和优秀的学生（前20%），因为这两类学生
的分数拉不开差距。减负政策造就了大量的“课
外剩余时间”。学校失去了对这部分时间的支配
权，教育培训机构就乘虚而入。

超级中学（各省市的所谓“名校”）、重点中学
无疑也想要选拔尖子生，获得更优质的生源，以巩
固名校地位。竞争激烈的杯赛为名校提供了相对
廉价又靠谱的信号，即杯赛在一定程度上比小升
初考试和中考更为准确地反映了优秀学生的能力
差异。

从这个意义上讲，杯赛的兴起与基础教育减
负政策密切相关。教学难度的降低和考试筛选
功能的弱化，使得杯赛的信号功能被放大。而
一个杯赛品牌一旦建立，就会形成一个特殊的
利益团体，主办方、培训机构、主讲教师和获奖
学生都可以从中获益。如果说“培训机构热”的
本质是一种抢跑，那么，“杯赛热”的本质就是光
环抢夺战。奥数金牌、杯赛冠军，就是通往名校
之路的“外挂”。

记者 林碧波

2014年之前，广州也和中国的其他大城市一样，尽管教育部门早就下发“减负令”，但中小学各类杯赛考试仍如火如荼，屡
禁不止。

2014 年 4 月，广州市教育局出台“史上最严中小学招考违规处理办法”，真刀真枪重拳打击中小学招考中的 15 条违规行
为。情节严重的，学校会被摘牌，校长会被解聘。办法实施两年多，广州的杯赛数量已大幅减少。

上海上月发布禁赛令后仍连续出现“疯狂竞赛日”

可悲的全民奥数何时能刹车？谁来刹车？
中国奥数泰斗裘宗沪接受本报采访 后悔当初引入奥数竞赛：
早知道奥数变成这样，当初不如不做

的杯赛

记者 林碧波

昨日，记者联系上把“奥数”推向全国的第一批数学家、奥数界的泰斗裘宗沪老先生。
裘宗沪是宁波人，是1956年华罗庚将奥数引入中国后的第一次数学竞赛阅卷人。改革开放后，裘宗沪已是中科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并成为中国数学奥林匹克委员

会常务副主席。正是在他和同事们的努力推动下，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开始走向全国。他有一本回忆录，《数学奥林匹克之路——我愿意做的事》。
“1986年，小学数学竞赛已经比较热了。当时很多数学界的人都不赞成搞小学生数学竞赛，认为小学生就应该多玩玩，不要搞什么比赛。但因为各种原因，小学数学

奥赛还是起来了。
“1998 年，小升初取消考试，一些地方的公办重点初中，为了吸引优秀的学生，以特长生为招生由头，招收奥数杯赛得奖的学生。之后，各地陆续出现了民办初

中，为了招收优秀学生，民办初中也喜欢招收小学生中的奥数获奖者。”
潘多拉魔盒由此打开。奥数被引爆，社会上出现了很多市场化运作的奥数培训机构。对于中小学奥数过热的现状，裘宗沪竭力反对。他接受媒体采访时，多次

提出：“学校、学生、家长都被卷入竞赛和升学的怪圈里，无法自拔。而我们举行竞赛的本来目的与愿望也在‘升学’的充斥和影响下变得模糊不清。”
目前，裘老中风住在北京的家中，口齿有些不清，但思维依然敏捷，还会与来访的年轻教师探讨与数学有关的各种问题。
昨天，记者拨通了裘老的电话。是他自己接听的。
记者问，您今年多大岁数了？裘老说：“80岁了。”
记者问：目前是谁陪在身边照看的？裘老说：“是家里人。”
记者问，前几年有媒体报道说，你曾说过这样的话：“早知道奥数变成这样，当初不如不做”？
裘宗沪非常清晰而坚定地回答说：“我现在还是这个观点。”


